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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林白是文坛上“个人化写作”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小说语言自由妖娆，具有强烈的诗性特点，主
要表现在三个方面：色彩描摹的诗性化、句式选择的诗性化、语言变异的诗性化。认知语言学认为，人脑中存在

着隐喻式的思维活动，而这种思维是借助隐喻、借助诗歌描写来进行的；因此，考量林白小说诗性语言的修辞成

因，隐喻作用不可或缺。林白小说的诗性语言以陌生化和空白点为读者带来一种语言延伸的审美体验，这种诗

性语言不仅是中华民族语言诗意血脉的传承，也是推动文学风格演变的有益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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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９４年林白在《花城》上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
《一个人的战争》，主要讲述了女人多米从小到大的

一些生命体验和生存欲望，林白以独特的女性话语大

胆、深刻地表现了女性心理，被视为文坛上“个人化写

作”和“女性写作”的代表人物之一。

林白小说语言优雅细致、自由妖娆，注重营造浪

漫诡异的诗性意境。她巧妙地将文本消融在语言之

中，并努力寻求语言常规的突破和变形，尽可能将语

言自身的创造性发挥到最大化。本文拟考察林白小

说语言的诗性特征，力求构建一个简单的框架以总结

其语言经验，增强其语言研究的理论性和系统性。

一、林白小说语言的诗性特征

林白小说语言具有强烈的诗性特点，而这类特点

主要是靠变通使用各种修辞手法得到的，主要表现在

这样三个方面：色彩描摹的诗性化、句式选择的诗性

化、语言变异的诗性化。

（一）色彩描摹的诗性化

有学者认为，林白由于有过从事电影工作的经

历，所以会在小说中进行大量色彩的描摹，从而带给

读者一种强烈的镜头感［１］。事实上，运用色彩词创设

画面古已有之，它也是诗歌从古至今构筑审美意境的

重要手段。如：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白

居易《忆江南》）；那河畔的金柳……软泥上的青荇

……向青草更青处漫溯……在星辉斑斓里放歌……

（徐志摩《再别康桥》）。这些诗句中或相互映衬，或

相互对比的用颜色带给读者身临其境的画面感。同

样，在林白小说中，也出现了大量的色彩描绘。

１．用渐变色或对比色唤起视觉形象
渐变色属于同一颜色，只是饱和度不同，或者属

于同一色系中的邻近色。对比色指将不同色系的颜

色放在一起，使之产生强烈对比和撞色效果，产生较

为强烈的视觉震撼。林白用渐变色或对比色描述事

物，在读者脑海中唤起逼真清晰的视觉形象，使读者

产生对色彩的美感联想，从而增强语言的表达效果。

例如：

（１）一种渗着红色的橘黄的颜色迅速
布满天上地下和空气中，黄得吓人……橘黄

的颜色在空气中滞积着，越积越厚，到了傍

晚雨还没有下，所有的房屋树木都闪耀着这

种惨黄的颜色……傍晚的时候，惨黄的光色

中又掺进了灰黑…… （《大声哭泣》）

（２）（宾客）都穿着黑色的衣服，他们的
白衬衣在荧光下奇怪而刺眼，整个厅堂笼罩

在一种幽蓝的微光中，大厅出奇地大，当中

置放着一张红色的案桌，比女人的裙裾更艳

丽，比水晶的杯子更剔透。

（《长久以来记忆中的一个人》）

例（１）从渗着红色的橘黄到越积越厚的橘黄再
到惨黄，最后是掺进了灰黑的惨黄，色彩一点点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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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重，而这样怪异的色彩也暗示着环境的险恶，是长

期被继父骚扰的小姑娘恶劣生存环境的某种象征。

例（２）中出现了四种完全对立的颜色：黑色、白色、幽
蓝、红色。前三种颜色都属于冷色调，营造出了一种

诡异、阴森的巫性意境。而这时，又突然出现了一种

“艳丽”“剔透”的典型暖色———红色，不由得使人心

里一震，很容易就会联想到烈火或者鲜血，四种色彩

间不断地冲撞、对比，带给读者一种不安、恐惧的心理

感受。

２．对可视物变色或对无色物着色，以反差营造独
特象征

不循常规，以甲物的色彩着色于乙物，或给无色

物着色，正所谓“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这

样的非常规色彩描写给读者造成一种视觉与常识的

强烈反差，使其内心受到震撼之余，领略到作者深刻

的用意与独特的象征。

（３）如果我死去，也是死在这样一朵灰
色的花中，这种死法使我感到自己不同寻

常。 （《万物花开》）

（４）正如深圳是焰火火红的颜色，香港
就是这颜色里闪亮的金光，它们互相辉映，

蔚为大观，一次、二次、三次地闪烁在灰色阴

沉的冬季…… （《说吧，房间》）

例（３）花朵几乎很少有灰色的，灰色的花朵神秘
而诡异，死在这样的灰色花朵中，自然不同寻常。这

也是“我”———一个被所谓的正常人看作疯子的脑瘤

患者“不同寻常”的心理活动。城市和季节原本都是

没有颜色的，但在例（４）中，灰色的冬季里，深圳是火
红的，香港是金色的，巧妙地表现出被单位裁员后的

主人公在这个阴冷的冬季中得到《深港都市报》的招

聘信息后，不由自主地产生的对于深圳和香港这两座

城市的美化和向往。

（二）句式选择的诗性化

林白小说中时常会出现一些像诗行一样排列的

语句，对称的语句组合正如诗歌追求的“建筑美”一

样增添了韵律节奏与美感。同时通过内容上相互呼

应、逐层推进，以求达到特定的艺术效果。

１．以对称句式营造韵律感
贯通的语势，对称统一的句式用形式的和谐增添

了韵律节奏与美感。例如：

（５）那金黄色的烟草是否还晾在天井
里？那深处的青苔是否还是翠绿的颜色？

那墙上，是否还会再有一只手，画一只

大如鲸鱼的眼睛？ （《墙上的眼睛》）

（６）后来相簿就不在了。
后来相簿又回来了。（《墙上的眼睛》）

例（５）中，“那……是否还……”的疑问排列增强
了回忆的力度，在叙述中渗入了淡淡的惆怅和忧伤，

最后一句是对前两句的总结，也是点题，尽管字数上

不能与前两句达成一致，但是大致对称统一的句式，

贯通的语势使得语句的意蕴相互呼应，跃然纸上。例

（６）以个别字的调整维系着整个句子的工整，字数的
一致保证了形式的对称。而句义的对立更加反衬了

这种形式的平衡，使阅读时瞬间产生耐人寻味的效

果。

２．以错落句式营造跳跃感
林白小说中的一些句群中长长短短的句子（成

分）错落有致或比肩而立，就像不固定字数的诗行能

够使诗的外形像高低不等的楼群，形成参差的美感。

句子的长短与语义的顿歇、情感的抒发相一致，使得

听觉上悦耳的内在节奏和视觉上愉目的外形有机统

一。在对事物进行充分的描述后，以独立的、极为简

短的句子突然收尾，往往是对前面描述的总结。

（７）那片青苔从此就枯死了，很久没有
长出来。一小片黑色的疤痕，就像天井的伤

疤。

冬天的时候，青苔都干了，那个疤痕还

在，只不过变了颜色。长着青苔的地方有些

发黄，疤痕却是白的。

这个疤痕就是天井的眼睛。

它是父亲变的。 （《墙上的眼睛》）

（８）这些枝干像刺一样刺过来，这无数
的刺中有饭钱、医疗费、女儿的入托费、房租

水电费，等等。一切。 （《说吧，房间》）

例（７）这个句群被作者进行了包孕内涵的排列，
很明显的是有意为之。句子描写的是“我”所希望的

父亲的自杀方式，跳跃的句子读起来非但不恐怖，反

而让人感到淡淡的温暖。需要说明的是，林白对于

“死亡叙述”有一种奇异的迷恋，她的唯美化倾向往往

驱使她把死亡写成花朵凋零般的美丽。所以，“我”为

父亲安排的自杀方式也脱离了苦痛与悲伤，充满了诗

意的色彩。例（８）将种种费用一一列举，描述生活的巨
大压力，突然用“一切”两个字作结，给人一种喧嚣的闹

市瞬间寂静的感受，更加荒凉而又悲情。

（三）语言变异的诗性化

西方结构主义认为，诗歌语言从整体上表现为一

个反常规系统，具有某种重建性。艾青说：“诗人必须

为创造语言而有所冒险。”［２－３］这种“创造”和“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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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表现了强烈的重建意识，进而使得诗的语言打破一

般文章的陈述性结构和惯常的语法序列。由此，我们

才能看到“枯藤老树昏鸦”中意象组合的悲怆，才能

看到体味主语缺失却反而更富韵味的“笑渐不闻声渐

悄，多情总被无情恼”，才能感受语序故作颠倒而诗意

更富流动的“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正如中国

古代诗论中“诗无理语”的说法，语理不通而情理通，

无理而妙，佯谬实真。

所以，穆卡洛夫斯基说“为了使语言突出，可以系

统地违反规范标准”，而且“违反标准的方式越多，语

言中诗歌的可能性就越大”［４］。在对于文本的考察

中，我们发现林白通过多种手法打破常规语言，超越

横向语轴上的语法规定，并最大限度地实现纵向语轴

上的联想功能。这种变异修辞手法的运用，使得语言

辞面上看似不合情理，其深层次意义更加丰富。

我们以春风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的林白短篇小
说代表作合集《春天，妖精》为对象，据笔者统计，集

中收录的 ２０篇短篇小说共出现变异修辞现象 ３３６
次，主要运用了四种变异手段：组合搭配变异、聚合单

位变异、修饰语位置变异和标点符号的变异。四种变

异手段的分布比例如图１：

图１

其中，组合搭配变异所占比例最大，达到２６７个，

聚合单位变异３９个，修饰语位置变异１７个，标点符

号变异１３个。囿于篇幅，下面重点谈论组合搭配变

异中的联合搭配变异与零标点的使用。

１．联合搭配变异

所谓组合搭配变异，就是由于表达的需要，词语

与词语在组合搭配时，虽符合语法规范，但却超出了

词语与词语之间的语义内容和逻辑关系。如果这种

搭配是对常规语言搭配的充满美感的偏离，语言就被

赋予了某种诗性色彩。如诗人北岛在将“生活却没有

目标”的习惯性搭配说成“歌声却没有归宿”（北岛

《走吧》），让读者自己领悟与体会文字下蕴藏的更深

层次的语义信息。用轴向图表示如图２：

这个句子，经历了两次搭配的变异：第一次是由

图２
Ｍ－Ｐ（生活没有目标）到 Ｍ－Ｐ１（生活没有归宿），第
二次是由Ｍ－Ｐ１（生活没有归宿）到 Ｍ１－Ｐ１（歌声没
有归宿）。从语言表达形式上看，组合搭配的变异和

优秀的常规搭配表达区别不大，都具有形象性、鲜明

性、生动性的特点，它们的根本区别主要表现在语里

层面的词语排列组合上。作为一种有效的修辞手段，

组合搭配变异在林白小说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使作

品语言传达出独特的神韵。

林白小说语言中，组合搭配变异中的联合搭配变

异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反义组合，指出于写作目的

的需要，结合语境用意义相反的语词进行搭配，达到

意味深长的效果；二是重叠组合，指用三个或三个以

上的意义相同或者相近的并列成分进行搭配，利用语

言的“粗放经营”方式［５］造成一种看似语义冗余实则

内涵深刻的表达。

（９）这个姿势狰狞而优美。
（《随风闪烁》）

（１０）当时是下午的四五点，狂风大作，
乌云疾驶，树叶翻滚，汹涌澎湃……

（《枪，或以梦为马》）

例（９）是描写舞动的火苗“贴近皮肤”的“姿
势”———狰狞和优美，这个反义组合从语义内涵上讲

是不可能并列搭配的，表面看来不合逻辑、自相矛盾，

但事实上，在结合语境的阅读过程中，读者却恰恰感

到涵义隽永，深刻凝练。我们知道，死亡在林白小说

中是一个特殊的意象，即使是毁灭，却往往也是美丽

的。“林白似乎对于‘死亡叙述’有一种奇异的迷恋，

死亡不仅是她们的归宿，更是她们有生之年中不可抑

制的遐想……林白在死亡和这些走向死亡的女人身

上同时赋予了浓厚的神秘感和美感，她把死亡写得格

外绚烂又极悲哀。”所以，火苗舞动的“优美”和“狰

狞”恰恰对应了死亡的“绚烂”和“悲哀”。例（１０）是
对“我”去机场接南红时的环境描写，连用四个四字

格为了凸显当时天气的恶劣，同时也暗示着女性面对

这个世界的困窘和弱小。在小说中，林白有意将若干

意义相同、相近，或是描述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的四

字格连用，重叠组合，形成表面语义的过剩，实际上这

种形式本身带着作者特定的创作意图。

２．零标点

·９４·第６期　　　　　　　　　　江　南，庄　园：林白小说语言的诗性特征及其修辞风格成因



 
 
 
 
 
 
 
 
 
 
 
 
 
 
 
 
 
 
 
 
 
 
 
 
 
 
 
 
 
 
 
 
 
 
 
 
 
 
 
 
 

 

所谓零标点，是指句子中故意不使用标点符号，

一贯而下，一气呵成。例如：

（１１）不去看电影独自在幽暗的室内穿
衣镜反射出唯一的亮光夜色四合那只名叫

吉的狗正张开光滑的嘴露出粉红湿润的舌

头这样很快就会变成那个穿月白色绸衣的

女人。 （《同心爱者不能分手》）

（１２）但是你每天早上必须五点半起床
做早点然后骑一个小时自行车去工厂上班

你迟到五分钟奖金被扣掉于是你一天闷闷

不乐晚上回到家准备生炉子的时候又发现

煤球已经烧完了。 （《我要你为人所知》）

例（１１）的描写带有一种诡异、神秘的色彩，不用
标点，使句子一气呵成，像是生怕打断了这种氛围。

幽暗的房间、房间里的穿衣镜、伸着舌头的狗、白色绸

衣女人……仿佛电影里的快镜头，在眼前一一闪现。

例（１２）是我对腹中未出世的女儿讲述作为一个普通
女人的生活压力，零标点的使用使这段话表达了在父

权社会秩序下生存的所有女性的艰辛和无奈，以及无

处逃遁的悲哀。

变异修辞手法之所以使得语言具有诗性的特点，

是因为它符合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什克洛夫斯基提

出的“陌生化”理论：“艺术的手法是事物的‘陌生化’

的手法，是复杂化形式的手法，它增加了感受的难度

和时延，既然艺术中的领悟过程是以自身为目的的，

他就理应延长。”［６］一句话，“陌生化”强调新鲜的感

受，强调艺术语言的具体形式，为了更新鲜地感知事

物，可以在语言中设置阻拒以延长感知，而语词的变

异恰恰达到了这样的要求。

林白小说的诗性特征主要表现在色彩描摹、句式

选择、语言变异等三个方面。色彩词带给了小说画面

感，句式的齐整错落使得小说具有诗歌般的韵律和建

筑美，语言的变异契合了诗歌语言打破常规的特点。

因此，这三个方面的特点凸显了林白小说语言的诗性

特征。

二、林白小说诗性风格隐喻成因

林白小说语言中所表现出的诗性特征自然与作

者的创作观、个人化的情感倾诉以及女性作家独特的

细腻笔触有直接关系，如果用认知语言学理论考量其

语言诗性特征成因，隐喻的作用不可或缺。认知语言

学认为，人脑中存在着隐喻式的思维活动，而这种思

维是借助隐喻、借助诗歌描写来进行的。林白小说语

言中渗入大量隐喻，隐喻形象奇特，天然和谐，使小说

语言透出诗的气质，诗的韵味，扩展了小说语言结构

的张力，文章内涵也得到更深层次的阐发。林白小说

的诗性语言不仅是中华民族语言诗意血脉的传承，也

是推动文学风格演变的有益尝试。

（一）诗性风格形成中隐喻的特殊价值

现代美国学者泰伦斯·霍克斯从词源学上具体解

析了隐喻：“英语里隐喻（ｍｅｔａｐｈｏｒ）这个词是沿用希腊
语的 ｍｅｔａｐｈｏｒａ，而这个希腊词又源于 ｍｅｔａ（意为‘过
来’）和ｐｈｅｒｅｉｎ（意为‘携带’），它指一套特殊的语言过
程。通过这一过程，一物的若干方面被‘带到’或转移

到另一物上，以至第二物被说得仿佛就是第一物。隐

喻的类型形形色色，所涉及的‘物’也有多有少，但是，

作为普遍规律的‘转移’秩序是彼此一样的。”［７］

事实上，隐喻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现象，更重要的，

是一种人类的认知现象。它是人类将其某一领域的

经验用来说明或理解另一领域经验的一种活动。隐

喻所涉及的这两个不同领域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即

其中某一领域用来说明另一领域，被说明的这个领域

称作目标领域（ｔａｒｇｅｔｄｏｍａｉｎ），说明的领域称作源领
域（ｓｏｕｒｃｅｄｏｍａｉｎ）。隐喻意义的理解实际上就是将
源领域的经验映射到目标领域，从而达到重新认识目

标领域特征的目的。

“在人类的头脑中存在着隐喻式的思维和神话式

的思维这样的活动，这种思维是借助隐喻的手段，借

助诗歌叙述与描写的手段来进行的。”［８］在西方，自亚

里士多德以来，隐喻一直被看作是最基本的形象性修

辞语言，它的运用就是为了创造特殊的生动效果，并

大量运用在诗歌语言之中。林白小说语言也正是借

助了隐喻的力量才充分显示了诗性的效果，下面就以

她最具代表性的“意象”的建构来说明隐喻在其诗性

语言的构筑中所起到的特殊价值。

（二）“意象”建构中隐喻的特殊价值

现代语言学家Ｊ．Ｒ．塞尔有这样的表述：“我们使
用隐喻恰恰是因为没有任何准确表达我们所意味的

东西的字面表达式”，“有时我们感到我们准确地知

道隐喻所意味的东西，然而却不能确切表述一个字面

的释义语句，因为没有任何传递它意味东西的字面表

达式”［９］。中国古代的先贤也早已注意到言不能尽意

或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矛盾，“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

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陆机）。“言者所以在

意，得意而忘言”（庄子）。

人类情感的细密微妙、复杂深沉、矛盾交叉的确

是从概念到判断、从判断到推理的抽象思维无法有效

地完成的。隐喻的一大功能就是表达那些不能从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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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上表达的东西，它借助一定的形象进行烘托、类比、

暗示，达到我们想达到的地方———朦胧深远的内在的

思想和意义，从而在揭示文学艺术的内在意味和深层

意蕴等方面表现出特殊的价值。

林白小说中最为突出的隐喻运用在于小说中反

复出现的含义深刻的意象：例如多部小说的故事发生

地沙街，象征女性自我观照的镜子，构筑了女性栖息

地的窗帘、屏风、阁楼，等等，而所有这些意象都是理

解作为女性主义文本的林白小说的关键。

沙街是一个边远而神秘的西南小镇的代名词，它

的组成元素充满了巫性色彩：深邃的丛林（古老而神

秘），常年的雨季（潮湿而阴郁），长长的天井（封闭而

黑暗），厚厚的青苔（古旧而落寞），暗红的指甲花（美

丽而凄艳），这一切构成了一块与世隔绝、遥远而神秘

的土地。然而，在这块土地上发生的事情正是人类世

界的映照和表现，作者寄予这块土地的是自己对于人

类世界的理解，沙街上的男女老少演绎的也都是人世

间的悲欢离合，于是，在林白小说中，“沙街”具有了

暗示性符号的作用。

再如镜子，在林白小说中“镜像”意味着女性本

来面目的呈现，是女性的本源。它打破了传统叙述中

女性“被观看”的模式———将“对镜贴花黄”进行反

写，让笔下的女性剥落层层包裹，赤裸地站在镜前观

看自己。这种描写似乎超越了读者的想象和文明的

禁忌，但是，林白正是以身体裸露的形式表达女性真

实的面目———让人们看看摘下云鬓、花黄、罗裳的，也

就是去除遮盖和伪装的女性。

不难发现，隐喻具有强大的认知功能，它能表达

出说写者的思想，是一座帮助听者由已知到未知，最

终达到认识未知的桥梁。它与人类的情感世界相对

应，能够表达难以言说的复杂思想和深藏的情感，它

打破了抽象思维和语言的束缚，恢复被抽象思维排除

在话语之外的丰富联想关系，为诗性语言提供超出其

本身含义以外的思想感情。隐喻表达思想感情不是

荡漾在字面上，而是蕴藏在字里行间，蕴藏在言外之

意的空间，使语言表现出含蓄蕴藉、绵长深远的诗性

审美特征，从而揭示出文本的内在意味和深层意蕴。

（三）语义重构中隐喻的特殊价值

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曾指出语言符号的两种结

构关系：横向组合关系和纵向聚合关系，美籍俄国语

言学家雅各布逊又以换喻和隐喻进一步阐释了处于

纵横两轴上的语言符系统，它们是两种和人类语言思

维能力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基本修辞方式。人类的语

言实际上是在横、纵两个基本维度上运作，而这两个

维度的特性凝聚在隐喻和换喻之中。话语可以通过

类似关系或者邻接关系而展开，前者用的是隐喻性方

式，后者用的则是换喻性方式。换喻表现为线性的横

向组合结构，词与词按语法规则联结起来，在邻接关

系中表现自己；隐喻表现为纵向聚合结构，词语以类

似联想聚合在一起，形成纵向序列，它们在类似关系

（表现性质或语义上的等同）中表现出自己。这些可

选择的由类似联想聚合在一起的词语序列使隐喻成

为可能。诗性语言最主要的特征就是把这些联想序

列的词语带入话语的组合中，从而产生不确定的多义

的隐喻含义［１０］。再来看下面例句：

（１３）想象与真实，就像水和镜子，多米
站在中间，看到两个自己。水中的自己，镜

中的自己。二者互为辉映，变幻莫测，就像

一个万花筒。 （《一个人的战争》）

例（１３）中的水：流动、纯净、幻影；镜子：固定、反
射、映照；与两者相对应的“想象”“真实”则分别具有

天马行空的不确定性和原原本本的纯粹确定性的语

义特征。作者让多米将自己放置在想象与真实之间，

涵盖了这两者所包含的所有典型事件图式，于是，形

成了一个如“万花筒”般的女性，变化、隐晦、矛盾、复

杂、暧昧，具有难以言说的多义性。这个句子中，事实

上构成了多层隐喻关系，第一层为想象和水、真实和

镜子；第二层是多米和想象与真实、多米和水与镜子；

第三层是多米和万花筒。如图３所示：

图３

由此我们看到，隐喻涉及两个领域，每一个领域

都有其特殊的语义网络，或者说不同的语义结构特

征。这两个领域的代表事物分别构成了各自的语义

场，隐喻中两类不同事物之间的关系其实是两个不同

语义场之间的对立和对比。就像冰山一样，实际出现

的词语只不过是冰山的一角，下面隐含着整个冰山，

即整个语义网络［７］。这样，隐喻的实际结果就是构成

了象征性、复杂性、多义性的诗性语言。

从语言哲学和认知语言学的角度透视林白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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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诗性特征的成因，我们发现，隐喻发挥了重要作

用。林白小说中的隐喻手法与作者的情感表达相对

应，它打破了抽象思维和语言的束缚，为诗性语言提

供超出其本身含义以外的思想感情，实现语义的重构

与多义。

（四）林白小说实现了民族语言的诗意传承

可以说，诗的语言与科学语言是语言的两极，在

两个不同向度走向极致，而中间，是巨大的语言世界。

林白小说便是引人注目的个性案例。古典诗文传统

作为华夏民族的文化血脉，不仅先在地决定了我们对

诗意语言的感知和把握，其长达三千年之久的发展历

程也证明既有的诗意规律并不违背乃至适应人类的

情感认知方式，同时，现代汉语作为现代人表情达意

的工具，它诗意生命的产生，也是以现代意识为孕育

内核的。林白很好地将这两者结合在了一起，为诗性

语言的建设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林白小说正是以“陌生化”的诗性语言为读者建

构了一个空灵、飘逸、唯美的陌生化世界，使读者对于

林白笔下的一切，充满了期待和好奇，她用这样的语

言诉说着生命中最本质的渴望，传达着最真实的声

音，带来一种全新的语言延伸的审美体验。在我国传

统美学中有“虚”与“实”这对重要范畴，“实”表示能

为人的感官所直接感知的客观事物，如高楼大厦、森

林高山等；“虚”则是指人的思想、感情的主观世界。

我国的古典美学讲求“虚实相生”“化虚为实”“化实

为虚”，追求“象外之象”“味外之旨”“韵外之致”，事

实上就是用“虚”与“实”的互为修饰产生空白点，实

现玄远、朦胧、静谧、神幻的审美效果。

林白小说语言充分展示了诗性语言的感性特质，

以陌生化和空白点为读者带来一种语言延伸的审美

体验，这种诗性的语言不仅是中华民族语言诗意血脉

的传承，也是推动文学风格演变的有益尝试。同时，

诗性化的语言契合了作者唯美化的艺术诉求，它实现

了作者用自己的语词来寻找现实，使语言获得独立的

生命理想，这样的语言拥有自己的灵魂和体态，为平

庸的现实带来了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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